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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洋六记	一	“学姐好，明年我想去新加坡交流，那边怎么样？”	“挺好的，就是有些热，而且每天都会下大于等于一场暴雨。热是指日
均气温高于32度，室内空调一般开到20度以下；暴雨是指突然地打响一声雷，能够把人惊得毛骨悚然，在雨中撑着同一把伞，俩人互
相说话基本靠吼。”	南洋的雨总是太匆匆，能够人为地被赋予许多含义。轰隆一声，可惊四座，洗佳木，寄相思。	南洋的学生八成趿拉
着双双拖鞋，或许其中原因就是日常光顾的暴雨。在这八成中，又有八成是人字拖，踢踢踏踏，也不见哪位脚上只剩下“人字”或只剩
下“拖”的，倒是黑漆漆的脚丫子上有两道白白的印迹：假设不能说明新加坡进口的廉价人字拖质量上乘，那么值得怀疑其他解释的合理
性。	初来乍到的时日，我总是笔挺的衬衫西裤，配一双露出一丁点脚背的皮鞋，门门课上正襟危坐。过了段时光，我也依葫芦画瓢，穿
起了每天洗澡用的人字拖，内心告诉自己：大抵是没有关系的，反正大家都一个样，谁也不嫌弃谁。南洋那地儿，四季气温都是二三十
来度，谁不得几套短袖，几件短裤，腻了，对付了事，不存在“春天毛衣裙，夏天吊带裙，秋天长风衣，冬天呢大衣”的亚热带季风气候
的情调。好在人倒是个个精气神俱在。回复旦便不一样了，女同学们大多用心穿搭，淡妆浓抹总没有不相宜的。不同的是，复旦人身上
（或者说上海人乃至中国人身上）往往存在一种克制，少有把自己坦坦白白端出来给别人看到的：大概有时自我表达被我们认为是不安
全的。这种克制有好有坏，至少，假使复旦的学生上课时把脚光着翘在椅背上，一边吃薯片，会被别人叫作“奇葩”。	二	南洋校园有许
多欧美留学生。一次等车时，复旦男同学与日本关西某大学男同学发生如下对话：	“那女孩至少得有一米九，登上公交车都得弓着背。”
“不！不！”	“你什么意思？”	“在我们国家，这样不可以。”	经过好大一番手口并用的解释，我们一行人才明白过来，原来那日本男同学
的意思是，不可以在公共场所评价任何女性的外貌，那是非常粗鲁的行为。	考虑当代日本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时，浮现在我们脑海的画
面很有可能是一个擅长打点一切家务的女性，在丈夫回家后笑着说：“你回来啦！辛苦啦！”而考虑我国女性的社会地位时，我们总提
到“田园女权”之类的话语，甚至认为在中国女性地位已经优于男性，男性受女性在各种方面的约束。事实上，情况很有可能截然相反：
日本女性即使有一部分从事专职家务劳动，但她们的劳动价值和个人尊严会被肯定；有些中国女性即使身兼事业与家务双重责任，依旧
得不到理应享有的尊重。	三	在提笔写此杂记后的当晚，我梦见了南洋秀而繁阴的佳木：整所学校都是建在山上的，天晴的时候，出门
会觉得呼吸的空气都是绿油油的；坐在校车上，能够欣赏阳光穿过树叶间隙在玻璃上一跳一跳，颇有文艺气氛。	我是打小在平原地区生
活的孩子，对“山”的有些事感到颇为新鲜。记得有一次，我在重庆旅游，晕得七荤八素。而南洋理工的奇特表现在：从三层沿着走廊走
啊走，标识突然提醒说到了一层；沿着宿舍区的小楼梯穿行，爬着爬着突然到山的另一头了；教学楼的三楼与三楼互相不可通行，四处
暗藏玄机，那廊桥、玻璃栈、阁楼可比中国古代园林更九曲十八弯。平时我自诩方向感尚佳，在南洋我彻底晕了，一边惊奇于建筑设计
师的鬼斧神工，一边恨我自己为什么不是重庆人。一学期末了，我还没搞清楚这儿有哪些支支节节的马路，更别提它们通向哪里了。	四
南洋没什么特色食物，但胜在种类丰富、品类齐全。食物对我的吸引力没那么大，就餐对我来说往往是一种习惯：还没开口，那位圆脸
小眼睛的小哥就用蹩脚的普通话问：“拉面加蛋？”还没开口，那位平头带大金链的叔叔就在刷卡机上按好“0.8”，等我为哈密瓜刷卡；
还没开口，紫色短发阿姨就从面包机里夹出三片咖椰吐司，开始泡拉茶，操着粤语口音说：“set	B哈？”	在离开之前我总盘算着如何与
他们各道声谢，毕竟拉面加蛋等照顾了我小半年的饮食问题，以至于后来与他们都心有灵犀。遗憾的是，最终也没能向他们说一声“谢
谢”。	五	我有一个丹麦室友，不高但比我高，不瘦但比我瘦。我第一次知道，原来丹麦的年轻人喜欢彻夜泡吧、不醉不归，还喜欢晒日
光浴。一次她一夜未归，回来后褪去身上的外衣，只穿着一身比基尼，指指后背，自豪地和我说：	“我认为你没有见过被日光晒出的水
泡是什么样！”	近看原来她后背上是一片片密密麻麻的透明小水泡，隐匿在晒成暗红色的皮肤里。我恶寒，问：	“你们国家的科学家没
有告诉过你们，暴露于过量的紫外线下，不仅会加速皮肤衰老，还会导致皮肤癌？”	“科学家们今天说这样会致癌，明天也会说那样会致
癌，谁知道呢？照这样说，怎样都会致癌，不如活得开心点。”	看了看我囤的一柜子安热沙（防晒霜），再看看丹麦室友作为一个白人
比我深的肤色，我问道：	“为什么你们喜欢深色皮肤？”	“有时度假结束，皮肤变得更深，回去之后朋友问：‘唷，你去哪儿度假了！’这
时候我可以自豪地说：‘是啊，我去了！’在我们那儿，肤色白皙是贫穷的象征。”	“中国女性普遍喜欢白皙肤色，人们用粉底液使自己看
上去更白。这是因为在我国，自古以来贫穷的百姓都从事体力劳动，风吹日晒，使皮肤变得粗糙黝黑。肤色白皙才是富有的象征。”
……	“哈！等我回去之后，我就是最辣的姑娘了！”	六	南洋的消费比上海高些，特别是口腔门诊和急诊，在没有医保的情况下，贵得离
谱。记得有一次，我晕倒在宿舍楼走廊，缓了一会儿，迎面走来一个学妹，似乎是想扶我起来，我被搀回宿舍，躺在床上，有印象的最
后一句话说的是：“不用帮我叫救护车。”后来回忆起来都有些发笑，也算是体会了一把留学党不叫救护车的梗了。					


